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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动
□冉正万

他们都叫我老张，其实我更喜欢别
人叫我张发宗。也许他们不知道我的名
字，就像很多人不知道我是否已经退
休。

有好久没到厂里去了，我像一只年
老体衰的猫一样，不大爱走动，也不喜
欢管闲事。三千多人的大厂，但认识我
的人不多。他们不喜欢把我当朋友，我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他们的朋友。领导
安排我当这个特殊化学品仓库的保管
员，说明了他对我性格的掌握或者是信
任，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在这个远离闹
市的仓库里尽职尽责。

但这天早晨我兴致勃勃地回了厂
里一趟，兴致之高，在最近10年都没有
过。办公楼前有一个菜市，第一个和我
打招呼的人是马长河，以前我们在一个
车间干过活，去年他得了脑溢血，不算
严重，只是走路不大稳，他来菜市不是
买菜，而是锻炼身体。别人锻炼身体都
喜欢到公园去打拳或者跳舞，他喜欢逛
菜市。他说，哟，好久没见你了。我说，我
调去守仓库了。喔，马长河习以为常地
点了一下头。已经4年了，我说。这么久
了？似乎很惊讶，我感到高兴。我说，仓
库里的老鼠真多。哪里老鼠都多，他说。
我挽起袖子，非常激动，我希望他也像
我一样激动。我说，昨晚上有一只钻到
我的被窝里来了，你看，这就是老鼠抓
的。我的手肘上有四条血印，像蜘蛛丝
一样细，但是伤口很深。“哎呀，真的。”
他不在意地笑了一下，就像我不过是被
什么东西随便划了一下。“擦点药吧。”
他说。他向卖白菜的人走去，他不买菜，
但喜欢对各种蔬菜品头论足，他说买菜
要买有虫眼的，虫都吃得人也吃得。我
也要买一点菜，虽然我来这里的目的并
不是为了买菜。我买了一斤白菜，半斤
洋芋，一块豆腐。

第二个和我打招呼的人叫什么名
字我一下想不起来，肯定是熟人，但我
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我说，我的手
被老鼠抓了，你看，抓伤了，我不知道它
是什么时候钻进被窝的，我感到有个毛
茸茸的东西，吓了我一跳，我手忙脚乱，
把它也吓了一跳，它一害怕就跑到我袖
筒里来了，从我的领口跑了出去。他说，
我们每个人都扣了两块钱的灭鼠费，每
年都在灭鼠，可老鼠从来就没有被消灭
过。我不想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它
居然往被子里钻。你应该把被子捂紧
点，他说。他要去买肉。我也想买点，但
又一想，肉太贵了，暂时不买，等发了工
资再说。

我有点灰心，如果没有人主动和我
打招呼，我决定不说这件事了。可有人
叫我了，他说，“老张，你也来买菜呀？”
我说，“随便买一点。”他是烧锅炉的。以

前我不大喜欢这个人，有一次我去打开
水，开水打好了，水龙头怎么也拧不紧，
开水白白地淌出来，我很紧张，怕他说
是我搞坏的，本来想反复拧几下，把龙
头拧紧，可怎么拧也不行。他一看见就
说是我拧坏的。我说不是，我一来它就
坏了。他冷笑道，你是金钢钻，你有特异
功能，你一来它就坏。我说，用的时间长
了嘛，真的不是我搞坏的。他拉着脸说，
不是你搞坏的难道是我搞坏的，是张三
李四王二麻子搞坏的？我看见你在这里
搞了好半天了，不是你是谁！对这种蛮
不讲理的人我既讨厌又害怕，我气得要
命，红着脸走开了，开水也不打了。以后
再碰见他，我故意绕道走，我不想和他
打招呼。可他今天主动和我说话，我内
疚起来，觉得自己心眼太小了。他说，我
在菜场转了一圈，什么菜都没有买，现
在的菜太不好买了，这些菜我已经吃厌
了。我已经不那么激动了，但我仍然想
告诉他，就像一种虚荣心在作祟。我问
他有没有鼠药？“干啥？有什么事想不通
呀。”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爱开玩笑，
尤其是喜欢和老实人开玩笑。我说，我
拿去消灭老鼠，昨晚上它钻到我的被窝
里来了，脚爪子锋利得很，把我的手抓
了四条血印子。“哟，会不会有鼠疫呀？”
他问。我又有点激动了。不会的，我说，

又不是它的嘴咬的，是脚爪子抓的。你
最好还是找点消毒水擦一擦，不要染上
什么病。我说，又不痛，又不肿，没有必
要擦药。他说，还是小心点好，不怕一
万，就怕万一。我问他，你有老鼠药吗？
他说，我没有。

我原以为任何人都会比我更激
动，难道一只老鼠钻进了一个人的被
窝这种事还不能让人激动？早知道这
样，我就不到这个菜市来了，也不会
见人就说了。

回到仓库，我想到了收拾老鼠的办
法。我是一个爱琢磨的人，大事我琢磨
不透，小事我琢磨起来不比任何人差。
我准备这样做：找个大铁桶，盛小半桶
水，把桶靠在墙边。同时在窗台上放一
块纸板，纸板上面放几根面条。纸板看
起来像跳水运动员用的跳板，尤其像三
米板那种，只不过弹性没有那么好，这
是一个杠杆，老鼠一旦碰到那上面的面
条，四腿朝天翻腾一周半就会掉进水
桶。它掉进去后我不会马上去捞它，等
它喝水喝饱了，没力气咬人了，我捞起
来砸烂它的脑袋。做好这个捕鼠器后我
才开始煮饭。老鼠白天是不会出来的，
但我看见跳板的时候总有一种急不可
耐的心情，就像打埋伏的士兵等待敌人
一样，这时敌人不是可恨，而是可笑甚

至可爱，快来吧快来吧，快来送死吧。为
了消磨时间，我做得很仔细，白菜不光
洗得干干净净，还抽掉白菜帮子里的菜
筋。我有一个表妹，她小时候吃菜不吃
菜叶，哪怕是吃已经没什么菜叶的芹
菜，她也要把不小心夹在里面的菜叶挑
出来。她的手指非常灵巧，就像专门生
来撕菜叶的。

随着夜晚的到来，我的心开始激动
不安。这既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折磨。
我早早地上床，脚那头的被子用大衣压
紧，免得再有老鼠钻进来，我知道现在
高兴还早了点，于是看了会儿《西游
记》。没等到什么动静，我睡着了，因为
昨晚上睡得太少了。老鼠钻进被窝的时
间大约是凌晨 3 点，之后我一直睡不
着。今晚却正好相反，没看两页，眼皮就
开始打架了。在梦中我和孙悟空打起
来，打着打着对手又成了夏侯渊。夏侯
渊手提长矛，我的武装则是半自动步
枪。我的子弹打不死夏侯渊，子弹射到
他身上全都嘣嘣地跳开了。夏侯渊的长
矛也刺不到我，我比他跑得快。打着打
着，一个黑陶罐一样的东西骨辘辘滚过
来，我捡起来一看，居然是张飞的脑袋，
吓了我一大跳，醒了。我起床撒尿，发现
那个跳板原封不动，老鼠不上当，但它
把我放在床脚的肥皂啃了个缺口，我把
肥皂藏起来，把其他能吃的东西也藏起
来。天亮后水桶里并没有老鼠，跳板上
的面条也完整无损。难道它吃了那点肥
皂就跑了？不，这不能怪老鼠，只能怪
我——几十年来我都是在强调自己而
绝不责怪他人的原则下生活的。比如我
所在的车间篮球比赛输了，虽然我不是
场上队员，我也会觉得是因为我的运气
不好连累了他们。我在窗台上安放跳
板，老鼠只有爬上窗台才能掉进水桶，
它怎么会知道那上面有面条呢？纵然鼻
子灵，但生面条是没什么香味的。

整整一天，我感到索然无味。这座
仓库已经建了快 40 年了，以前周围是
稻田，在田里干活的人都不敢往仓库走
得太近，因为守仓库的人背着枪。那时
只有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干这个工作。
三个人轮流值班。晚上值班的人最难
熬，哪里也不能去，只能待在值班室。值
班室的门也从来不关，以便看清有没有
人进来。没事就擦枪，或者把枪架在窗
台上，瞄天上的星星，瞄远处的灯火。有
一天那个人实在无聊，对着黑黑的旷野
放了一枪，哪知把一个在田埂上摸黄鳝
的人打伤了。从这以后就不准放枪了，
枪没有收回去，但不发子弹，只能用来
吓唬小偷。前几年转产，仓库里的东西
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连空枪也不准背
了。在我之前是一个老头，他在仓库外
面建了一间猪圈，开了块荒地胡乱种些

菜来养猪。每次他把猪杀了扛到厂里的
菜市去，都被一抢而空，因为他的猪是
吃菜叶和碎米长大的，而菜市上那些从
屠宰场运来的猪肉，全是吃饲料添加剂
长大的。去年这个老头退休了，回老家
去了。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在这里一共
养了17头猪。我对养猪没兴趣，养别的
动物也没兴趣。

十多年前，有人介绍了一个乡下女
人给我，是个偏颈子，看人的时候整个
上半身跟着转。我很喜欢她，或者说我
很喜欢女人，我不好意思对任何人讲，
但我的确一直想要一个女人。偏颈开始
也还喜欢我，还用我给她的钱给我买过
一件衬衫。后来，她在城里混熟了，特别
喜欢到街上闲逛。有一天，她从我屋里
搬了出去，和在食堂的一个火夫住在了
一起，火夫晚上在街上卖羊肉串，偏颈
说火夫烤的羊肉串太好吃了。从这以后
我对其他事都不感兴趣，尤其是逛街，
我已经有 10年没有逛街了，和 10年前
相比，街道已经完全变样了，如果蒙着
我的眼睛把我放在某一条街上，我肯定
找不到路回来。我恨偏颈和火夫，但我
又怕他们，如果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卖羊
肉串，我要么转身，要么闭着眼睛走过
去。我以前没吃过羊肉串，现在也没吃
过，有时我会忍不住想，羊肉串到底是
什么味道？有几次我差不多就要去买一
串来尝尝，但我刚站起来又坐了下去，
同时对自己嘴这么馋感到讨厌。

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上午 10
点，晚饭下午 6 点。这天我把晚饭提前
了一个小时，就像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
做一样。

我重新安排了一个圈套。我找了两
块杂志大小的铁板，并在上面搭了两根
电线。插头是我用两把小钥匙做的。两
块铁板挨得很近，在铁板缝隙里，我放
上面条，铁板上面也放几根作诱饵。只
要它去吃面条，就会尝到人类早在 300
多年前就掌握的交流电的厉害。晚上我
伏在床上读《三国演义》，以前我从不读
里面的诗词而只读故事，现在我却认真
地读起来，可书里面的诗我最多只能把
字认完，大都读不懂。读到吕布将要杀
死董卓时，老鼠从它藏匿的地方出来
了，刚开始我没看见它，正读到李肃去
接董卓，我暗想，千万别让董卓看出破
绽，他若是看出破绽，不光李肃活不成，
连貂婵也会受牵连。眼梢刚发现老鼠，
我本想小心一点，可莫名其妙地又翻一
下书，结果把它吓跑了。它可比董卓精
明多了。我屏住呼吸，大约过了七八分
钟，它滑稽地东嗅嗅西嗅嗅，慢慢走过
来了。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我已经十
多年没有这么激动过了。出乎我的预
料，它的处事方法比我还谨慎，如果不

是它的模样让我恶心，我会称赞它是一
只小精灵。它终于走到铁板前面，我的
心里突然生起一丝怜悯，它就要死了，
却什么也不知道。还好，我没有救它，只
是激动到了极点。它跳上铁板，叼了一
根面条回头便溜。这时我才知道这块铁
板上搭的是零线，否则一定会刺它一
下。它把叼回去的面条吃完了再来叼，
一点也不贪婪，只叼一根，不论长短。它
似乎也不聪明，连面条的长短分量都分
不清楚。终于，它把铁板上的面条叼完
了。这个过程像等了半个世纪，我想我
此时的心情一定不亚于诸葛亮和刘备
看见曹操的人马走进博望坡。它已经没
有怀疑了，把嘴向面条伸去——吱！它
的身体像装了弹簧一样跳起来。它不知
所措，又痛又辣的尖叫声使忍不住哈哈
大笑，我拼命忍，捂住嘴巴在肚子里笑。
我从没有哈哈大笑过，虽然我有时也想
哈哈大笑。我盯着它，没想到它恢复过
来后会向铁板走几步，盯着它看了好几
钞钟，露出只有科学家才有的好奇心，
它哪里见过这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它不
敢贸然前进，摇了摇头，然后夹起尾巴
落荒而逃。我把笑声强憋在肚子里，但
没能消化掉，反而把肠子笑疼了。我揉
了一阵，本想喝口水，又怕老鼠躲在暗
处观察我，便忍着，一动不动。几个小时
以来无比激动的心这下放松下来。我继
续等待，我相信它还会再来。

我开始读第十回：勤王室马腾举
义，报父仇曹操兴师。都快读到“要知后
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了，那只小老鼠
才东张西望地游出来。我已经没有刚才
那么紧张了，我知道它一定会落入我的
圈套。虽然我没有诸葛亮演空城计时那
么镇静，但至少可以假装不去看它。它
在屋子里跑了一圈，像在找什么东西。
也许是那块肥皂。如果长点记性，它肯
定不会上当，可它还是傻乎乎地踏上了
铁板。吱！比刚才叫得更大声，跳得也比
刚才高，接着便落在地上一动不动。我
以为它已经死了，于是笑出声来，不是
哈哈大笑，是嘿嘿笑。我想这下你知道
电的厉害了吧。可我刚翻身下床，准备
找根棍子敲它一下时，它却一个就地打
滚，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为什么，难道
电有问题？我蹲在铁板前看了很久。这
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天我上灯泡
时还被电刺了一下，整条手臂都麻了。
可这电居然电不死一只小老鼠，真是难
以想象。我心里冲动了一下，伸开两个
指头，一点也不激动，微微有点害怕地
伸向铁板，在最后的一瞬间，我想缩回
来，可仿佛有一股力量牵着我的手，使
我欲罢不能。吱！——我什么也不能说
了……我痛得连嘴都张不开了……

插图：孟浩强

我昨晚梦到孙巧玲了，也许那不是
梦，如果我敢相信自己的话，我想我是
见到孙巧玲了。她就穿着那件蓝色的
工作服，衣服上面已经看不见任何血
迹，她那般安静地立在我的床头，脸上
没有一点表情，漠然地看着我，看了老
半天……我该是被吓坏了，手心里一阵
阵汗津津，整个人像是发烧，被她那无
辜而空洞的眼神看得心惊肉跳，慌乱之
中，我竟鼓足力气说了句，“我不会错怪
你……”而她好像是被我的大嗓门给吵
到了，才慢慢地注视了我，并没有做任
何解释，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那笑容
看上去就是一个少女惯有的微笑，但是
我却觉得这笑好似充满了嘲讽。我想
站起来和她聊聊，然而我刚刚发觉身体
可以移动，她就消失了……

我决心不和任何人说，我见到孙巧
玲了，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和别人说。谁
会相信呢？她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要
不是厂里整理案综，让我编纂她的案
例，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
样一个人，人们早已对这件过去很久的
事情，置若罔闻了，不再提起。如果不
是为了表现自己，争取离开车间，去办
公室，我就不会夜以继日地“写作”，白
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还要加夜车写
东西，我容易吗？可是如果不是有着表
现自己的强烈欲望，我也不会这么顺利
地被抽调到编写组，我清晰地记得，部
长在分配我任务的时候，曾对我说：“年
轻人，你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要好好
写……”他的微笑很温暖，好像具有某
种特殊的温度，伴随他继而又严肃的神
情，我们知道了写作安全案例的基本要
求，那就是针对厂里采取的防范措施进
行宣传，也写出工人曾经的违规操作作
为警示。

那天在会议中途，有几个老职工扯
着嗓子便喊，“写什么写，得罪人的事，
我不想干！”看着他们趾高气昂的样子，
我真有点羡慕，其实那时候，我也在想，
这么多事故的发生，也许不是所谓“个
别案例”，我似乎就在那短短的几分钟
里，在翻阅案例中，发现了很多防范措
施不到位的地方，可是在我要张口说话
的时候，部长又一次用带有温度的目光
看着我，“老同志有疑虑，是可以谅解
的，必定有些事有些人，彼此都太熟悉，
写起来可能有点‘麻烦’，可是这都是工
作嘛，克服克服就过去了……”后来会
议厅就鸦雀无声了，我的嘴也没有张得
开。

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孙
巧玲，也许我不会太过仔细地查看那件
案综，其实那天回到家，我就把“他们”
束之高阁了。我有个习惯，不到最后一
刻不拿出稿子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

别人抄袭，另一方面也是拖沓，写稿子
不容易，按要求写稿子就更不容易，写
本身就不愉快而且要顾及很多的稿子
就更加不容易。唉！先放起来，等我被
逼无奈了，那就怨不得我了。所以一连
好几天我都没有主动看过一眼那沓案
综。可是从接到这项工作开始的那
天，我的精神就开始愈发的敏感了，
其实也不必重新看，“案子们”发生的
前后已经在会议上说得很明白了，我
对孙巧玲的案子记忆尤甚，我不仅记
得她曾经和我工作在同一个部门，而且
她死的时候，也和我的年龄一样大。当
然我记得最深刻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
在被吊杆压倒的一瞬，曾发出一声尖厉
的呼喊。我想那声呼喊也许和我每天
都要经过的那段压轴机器所发出的尖
厉的叫声是一样的，一般尖锐、凝重，而
且回味悠长。

见到孙巧玲的那晚，我睡不着觉，
她走了以后，我本能地打开灯，手不由
自主地伸向了架子上的案综，我克制着
内心的极度紧张和慌乱，掀开案例，一
字一字把它读完，甚至读了关于尸体的
检验报告，

“右侧头部。从头顶正中线向下延
长至下颌关节粉碎性骨折。长 13 公
分。宽11公分。右眼眉及面部凹形眉
处有3公分横行破口。口鼻出血，双手
十指青紫。全身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布
有红紫斑。四肢和躯干部分未发现异
常。”

与孙巧玲一起殉职的，就是和她同
年进厂的这台吊车的一个吊轴。我闭
上眼睛，拼命不让自己去想象她满身是
血的样子，不让自己去妄想那声穿透了
整个车间的尖叫。我的精神慢慢地回
到现实中，还有8天，必须交稿了，我的
头脑机器和案例报告理应确认一致的
是“死者是被吊杆砸在头部意外身
亡”。在这场意外中，因为没有任何人
对她做出任何不利的引导或者伤害，所
以整个工伤事件应由她本人的违规操
作负责，她既是案子的受害者，同时也
是制造者，谁让她往机器下面走呢？我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夜已很深，周
围寂静一片，明晃晃的月亮在天边，独
自惆怅，我突然感觉我的脚趾发出了一
阵剧烈的疼痛，仿佛有东西在故意将它

们和我分离，接下来是我的脚面，就好
像是在被万只幼虫啃食一般，发出一阵
又一阵刺骨的疼痛，再接下来是我的脚
腕，我脚腕的疼痛并没有脚趾和脚面那
么啰唆，那是一种撕裂的感觉，在一瞬
间，被“咔嚓”扭断，我发出了一声惨痛
的号叫，然后，从脚腕往下的部分没有
知觉了。这怎么可能？我的眼睛虽然
因为劳累已经不是太好，但是我的确没
有失明，可我怎么使劲看，也看不见我
的双脚，我的双脚去哪了？在黑暗之
中，我低声地问着空气，仿佛也是在问
着空气里存在的生灵。可是除了刚刚
离开的“她”，我的周身，是寂静一片。

在失去了双脚的那天清晨，我依然
可以站起来，我没有丝毫感觉，迅速地
穿上袜子，把一双带带儿的鞋子拼命地
在小腿和脚腕间缠了许多圈，然后我仍
然毫无自信地站起身来，我告诫自己，
这下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路。然而事实
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我可以走路，甚
至可以跑步，但那只是在别人看来的感
觉，在我自己的感觉里，我是在漂移，不
过很顺利。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去上班了，在工
作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异样，
他们照常和我打招呼，照常和我开玩
笑，甚至没有人对我表示一丝一毫的同
情或者轻蔑，没有双脚的我和他们还是
一样。只是在午餐的时候，有一个小个
子的同事，弯下腰捡东西，然后很诡秘
地对我笑了笑，他的笑容让我顿时出了
一身冷汗，他拿好东西，在我耳边说：

“嘿，你袜子穿错了吧，一个颜色一
只……”我哑口无言。那一天我的脚都
没有丝毫的感觉，后来我顺利地通过了
每天必须经过的吊轴，和所有顺利走过
来的同事一样，我们发出灿烂的笑声，
这仿佛是一次历险的成功，也像战斗，
走在我们前面的几个老工人，早就不再
发笑了，他们熟练地掌握着这违规操作
所必须遵循的规律，能顺利通过吊轴在
他们看来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的。他
们只想快点回家。

那天晚上我又“见到”孙巧玲了。
我已经不说是梦，因为我似乎不太害怕
这个并不聪明的死人，我每天和她行走
在一样的路线上，可是我的胜利果实早
就比她丰满得多，案例上写，她在入厂

刚满一年的时候，就死掉了，可是我起
码已经在这里行走了3年了，我比她懂
得火候，是啊，干什么都得讲究火候，大
的聪明是由小的火候汇聚而来的。说
到火候，我才想到我的稿子还有5天就
得交了，我有点想和她谈谈的强烈欲
望，兴许她有点悔意可以供我使用，我
是个不会讲大道理的人，让我写教育性
的文字，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

“你别走——”我都没想到自己哪
里来的那么大勇气，在她一转身而去的
暗影里，我的手分明抓住的只是空气，
但是我不甘心，我放声地喊着，就像是
在叫一个朋友。

她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慢慢地
转过身来，脸上还是没有一点表情，可
是我感觉到了，她一定是听懂了我的
话，她漠然地看了看我，然后在我祈望
的眼神里，离我越来越近，这一次，我看
见了她长发掩盖下的疤痕，和那半段正
在生长的眉毛，一阵剧烈的恶心在我的
心口涌起，我没有半点礼貌可言，就轻
松地吐了出来，呕吐仿佛可以暂缓恐
惧，在吐掉那一口恶心的味道之后，我
的身体和神经都得到了短暂的舒缓。
我抬起头来，望着她，她依然没有半点
表情。

“你的脸很疼吧！”我感到自己是在
没话找话，而我心里尚无丝毫明确的对
她表示同情的念头。也许这在她看来
是可以轻易猜透的。她不做声，只是把
头发向前掩盖了一些，大抵遮盖住了最
丑陋的疤痕。这样看上去，也许有点模
糊，但是视觉感比方才好了许多，我的
心情也随之放松。

“是你偷走了我的脚吗？”我感觉这
个问题问得有点愚蠢，如果换做是我也
许不做任何回答。可是此刻，我仍然拥
有一双没有知觉的脚，我急切地想要知
道我的脚去了哪里，这种内心的焦急一
点不亚于我对于尚未完成的文章的焦
急。她站在我前面，仍然不说一句话，
比所有我见过她的时刻都更加静穆和
安祥。

“我在和你说话呢！”这一次我有点
乱了分寸，我对她大声喊道，我的语音
在一秒钟里提升了近八度音高，要是周
围哪家邻居还没入睡，一定以为我家在
吵架了。而她依然站在那里，似乎是微
笑，有一种类似暖红色的光彩在她的脸
上浮现，然后我俩开始沉默，我能听到
窗外刮着急促的小风，偶尔还传来汽笛
的鸣叫，但是那时候，夜已经很深了。
习惯性的失眠让我失去了对于睡眠的
绝对依赖，生活的压力有时候就像是一
个无形的诱惑，是温床，并不可怕，而是
没有知觉的存在、牵引，并且让你杀死
你原本不成熟的自己。夜已经很深了，

我们俩彼此对视着沉默，我也站立在她
的面前，我和她一样年轻，拥有一个女
孩最青春的身躯，只是她穿着那件上个
世纪最为廉价的工作服，而我此刻没有
穿任何衣服，我想她那时也许不曾听说
过裸睡，当然她也不曾知道裸睡带给女
人的诸多好处，我甚至猜想，她比我要
清白的多，她死的时候，刚刚出技校不
到一年，她还没有结婚。

也许是出于一种对于肉体的奇怪
兴趣，我竟一步一步地靠近了她，伸出
双手抚摸她的皮肤，她的腰身在空气之
中，渐渐地浮现了，我感觉到了一个和
我一样在生动喘息的灵魂的心跳、少女
的心跳。她也在被我的气息吸引吧，她
现身在我的手中。我僵硬的手指在她
微凉的身体上摩挲，我感到她的脸上出
现了短暂而诡秘的微笑，后来，我的手
指就渐渐地向上偏移，最终落在她的那
缕乌黑的发丝间，我轻轻地而又具体地
撩起了它，下意识地抚摸了那道深邃的
疤痕……“你的头很疼吧……”这一次
她轻轻地点头，眼神里含着一丝淡淡的
水痕。然后，我俩又陷入了长久的沉
默，在一种模糊的法力中，我感到我睡
熟了，我梦到我和她拉着手，在蔚蓝的
天空下奔跑。奔跑——我找回了我的
双脚。

在我找回双脚的那天晚上，我们依
旧通过硕大的压轴机器，我的双脚在谨
慎地接受着来自大脑的绝对控制，就在
我们自认为很安全地通过的时候，忽然
一截压轴在正常情况下发生了回流，现
场十分惊人，就在那一瞬间，我拉住了
一个矮个子女孩的手，我们跌倒在倾斜
的一角，像是比压轴还要迅速飘离的事
物，倒下的一瞬间，我发生了短暂的眩
晕，简直没有了丝毫感觉，在别人的搀
扶和抚摸下，才渐渐地回过神，那个矮
个子女孩对我充满了感激，她嘴里不住
地说着“太惊险了，太刺激了……”我的
耳朵伴随着机器的尖叫仿佛和我的脚

一样，在发生脱离，我看着她一张一合
的嘴唇，再听不见任何声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一直在翻看案
例，因为距离交稿还有最后一天，我必
须写。可是一直等到午夜，等到凌晨，
孙巧玲都没有出现，我默默地坐在电脑
前面，手指不停抚摸着我失而复得的脚
趾、脚面、脚腕，抚摸着我失而复得的耳
朵，我又一次听到这深夜里清晰的汽笛
在安静的大街上轮回。然而面对周遭
的一切，都仿佛变得不再真实，这个真
实的世界仿佛变得异常虚幻，我就像是
一个飘离的物件，一个在硕大的虚无里
飘荡的具体而虚无的物件。我多想见
到孙巧玲，这是那一刻，我心里对自己
说出的念头。她的名字就这样走进了
我的心，走进了我的世界，我不能撒谎，
因为我还不能做到轻易地忘记。为什
么她不哭？为什么她不对我说说那天
的事情？我甚至还不知道那天的夜里，
和她一起上工的都有谁。她从家里出
来的时候，她爸爸妈妈都曾对她说了些
什么？她怎么就没想到意外随时可以
发生？这个偷工减料的世界。她原本
就被规定在不安全操作的操作秩序中，
她的脚根本不是绝对地听从她脑袋的
指挥，那对漂亮的耳朵，那个是否聪明
的头颅，也只不过是在危险发生的一
瞬，疯狂转动的救轮，唉……要保证做
到一个永远不会掉链子的自己——真
难。夜越来越深，我相信我等不到孙巧
玲了，她该不会出现了，也许是因为头
脑太过紧张，太过劳心，损害了我原本
就少得可怜的睡眠，我有点太清醒了。

我见不到孙巧玲了，可我必须要写
作这篇带有教育意义的文章，我得清楚
地分析在她死亡的那个夜里，她许是太
不认真了，怎么可以在压轴下面穿过，
怎么能够对于轴杆在分离的瞬间发生
的剧烈声音，竟没有丝毫预知和感
觉……她真是个相对可悲的素材，她的
死亡是个意外。

尖 叫
□苑 楠


